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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   論 

 

席德進，頂著一頭嬉皮的亂髮、兩彎不羈的眉、一雙吊眼睛、一口經改

良的川腔，說話直來直往，決不拐彎抹角，對一切事物常由嘴角流露出嘲弄

意味。他說：「藝術家的性格是赤裸的，決不與世人假裝偽善，帶一臉假笑。

你想在做人方面成功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你不離開藝術，藝術也會

離開你，因為你在生活中撒謊，在藝術中也會撒謊。」1因此，他一生秉持著

真誠，不論對藝術或生活都強調要真誠，在創作上亦如此。 

除了繪畫以外，席氏對文學、建築、攝影、音樂，乃至舞蹈、戲劇，都

展現了高度興趣。他喜歡古典音樂，也喜歡南美洲節奏強烈的音樂，經常在

朋友間的聚會場合中，隨著音樂扭腰擺臀大跳現代舞，充滿勁力與生氣。還

曾報考演員訓練班，並在徐進良導演的電影「香火」中，飾演一位游擊隊長。

2在穿著打扮上，則是不修邊幅，喜愛穿著紅、黃、綠各種色彩鮮豔的衣物。

這樣怪異的裝扮常引來他人側目，然而，面對他人異樣的眼光，他不僅不在

意，反而樂在其中，甚至很能享受這樣的眼光。席德進像隻光彩奪目的孔雀，

坐在那裡就散發出四射的光彩，永遠都是眾人目光的焦點，無法忍受被忽視

冷落，因此，無時無刻不竭力展現自己的風采。 

在創作上，他一生創作豐富，不僅留下許多雋永的藝術作品，也撰寫相

當多文章，屢屢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個人心得，或紀錄旅遊心情，或闡述個人

藝術觀感，或對藝術風格與藝術家進行評論。過世後，生前日記與信簡更被

加以整理、出版，使得後人能夠進一步了解他。他曾在給友人莊佳村的信中

說道：「我給你的信，像是我的日記，我的自述、自傳，將來有一天，我死

了，人們若想知道我，他們都可以在這些信中，來找到我真正的面目。」3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席德進，〈我畫˙我想˙我說—要錢或是要藝術〉，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，

《席德進紀念全集Ⅱ油畫》，頁50。 
2 陳長華，〈席德進演技出色〉，《聯合報》七版，1979年6月10日；黃寤蘭，〈席德進暫停

畫筆客串演電影〉，《聯合報》七版，1979年4月12日。 
3 席德進，《席德進書簡—致莊佳村》，頁12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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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這些著作與私人信簡、日記，我們得以窺見較為真實的席德進，從中了解

其美學思維、藝術成就和對鄉土與人文的關懷，以下便就前文之探討，歸納

其美學思維與藝術風格、人文關懷與鄉土情懷，以及其與近代台灣藝術發展

的關聯。 

 

 

一、 席德進的美學思維與藝術風格 

 

席德進生長在動盪戰亂的中國，飽經世故，又是個周遊世界的浪子，飽

嚐愛情、華美與空寂。4他用生命的孤獨，妝點出藝術的不朽。在他一生中，

《約翰˙克利斯朵夫》和《地糧》二書的影響甚鉅。在他心中，克利斯朵夫

是個英雄，一個真正的藝術家，敢怒、敢言、敢愛、敢恨、敢為、不近人情、

不能遷就他人，有著赤裸裸人性本真的人，這樣的人物典型，深深塑造著席

氏的人生觀。而紀德狂熱豪放的感情，好像揚起鞭子驅策著人們向前。他鼓

勵年輕人不要等待，不要回頭，要肆無忌憚地向前走，去天涯海角找尋自己

所要的糧食。《地糧》中的每個字都像一粒火種，燃燒著席氏的心靈。5在羅

曼羅蘭和紀德的小說影響下，形塑了席氏對人生、對藝術的觀點。 

在藝術上，一位藝術家在還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美學觀和藝術理論之

前，選擇一個自己認為可以依附的傳統，或是約定俗成的表現方式，是非常

自然的事情。6席德進在學生時期，雖遭逢戰亂，卻也因戰亂，使得人才聚集，

得以在同一時間中接觸了龐薰琹、林風眠、關良、丁衍庸、李可染、潘天壽、

李仲生、朱德群和趙無極等，各具特色、中西並陳的優秀藝術家，滿足了席

氏求知若渴的慾望，從中吸收了中西藝術、文學知識，豐沛了藝術內涵。其

中，林風眠的教導，更成為席氏一生奉行的圭臬。直至生命最後，依舊循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席德進著，聯合文學編輯部編，〈畫外—席德進的畫外作品〉，《聯合文學》175期，頁79。 
5 鄭惠美，〈心靈鏡像—把同性之愛嵌入畫框〉，《今藝術》132期，2003年9月，頁190—191。 
6 林明賢，〈席德進水彩畫風格初探〉，《台灣美術》49期，2002年7月，頁8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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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風眠的道路，努力為現代中國畫找尋新的出路。誠如他自己所言：「作一

個現代中國畫家，就在長期地為西方、東方的精神問題，取得協調。傳統與

現代的衝突中迴蕩，耗盡精力。」7 

在創作上，學生時期的藝術習作，大致以文藝復興時期波堤且利纖細的

畫風為尚，這是個學習、模仿的階段。來台後，二十多歲的年紀，依然血氣

方剛，徘徊在自然與學院之間，後期印象派、野獸派和立體派等藝術風格，

牽引著他的原創力；台北時期，由於美國文化的帶動，各式新興藝術源源不

斷湧入國內，「現代抽象藝術」在台灣形成一股風潮，席氏亦躬逢其盛。 

十年內，他不斷試探各類藝術風格，創作了許多作品。在油畫中常見塞

尚的風格和馬蒂斯的色彩，也展現了畢費簡潔、俐落的線條，和畢卡索的結

構。這時期的作品，雖然仍以西方現代藝術風格為主，但其中明顯透露出，

急欲樹立自我風格的渴望。另一方面，他也開始深入自然，找尋具有人文風

味的創作題材，如市井小民的動態、廟宇、港口、市集和自然風景的描繪，

初步展現了對鄉土、人文的關懷。其中，人物肖像畫風格的奠定，是這時期

最重要的藝術表現。此時的人物五官特徵、神情和肢體表現，以及鮮豔、熱

情的色彩，成為日後人物畫的重要基礎。 

1962-66年，席氏遠赴歐美各國，踏遍數十個大小城市。在法國，重新認

識了中國傳統民間藝術，並吸收了普普、硬邊和歐普藝術，嘗試將之融合。

返國後，更運用這些現代藝術元素，創作許多既寫實又抽象的作品。在題材

上，傾向鄉下老人的描繪；在色調上，則保持著鮮豔豐富的色彩，尤其是大

紅、大黃、大藍、大綠等原色。例如：他多次以紅色描繪人物的穿著，不論

是青少年肖像或自畫像，亦或是蹲踞在門前的鄉下老人。他認為中國人喜穿

紅著綠，表示他們內心有著強烈的情感，需要用色彩來表達。而紅色的使用，

更傳達了歡樂，「純是自然地人性的理想的發揮，沒有受政治、宗教、禁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席德進，〈我畫˙我想˙我說—我即藝術，我即現代〉，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

編，《席德進紀念全集Ⅱ油畫》，頁38。 



 ．225． 

的壓迫，形成了中國人的風尚。」8 

1969年以後，他逐漸放棄追隨歐美現代藝術潮流，重拾鄉土，在台灣的

自然人文中，重新尋找感動心靈的題材。同時，由於「本化仙」紙的運用和

書法的練習，開創了特出的「席德進式」水彩風格，有別於過去陽剛的表現

方式。古屋、古廟、田野、海邊、街景、山巒和溪水等，這些初來台灣時便

已熟悉的題材，經過二十年的淬煉後，有了不同的生命價值。尤其是「本化

仙」紙的使用，使其水彩技法更臻於成熟。 

七○年代，對於古建築物的熱愛，使個人情感得到依託，且跳脫了世俗

成規的不安與悸動，尋得了反璞歸真的氣韻。晚年，他將墨韻轉化為色韻，

重新建立設色的方法，再經過自己的思索、佈局、空間安排和處理，以沉著

穩健的筆勢達到內涵的充實。9在那如詩如畫的水彩、水墨作品中，神秘的色

感氛圍，空氣的清新流盪、雄渾、簡約又情韻十足，是融會了書法、油畫水

彩和水墨的精萃而成。他以原有紮實的素描基礎，將中國畫的意境融入西洋

水彩作品中，開創「中國風味」的水彩山水畫。在用筆方面，將書法的用筆

融入其中，最明顯的是中鋒筆法，展現出渾厚的內涵，山的沉穩，線條的遒

勁，不是一般西方水彩技法所能傳達的，這都是席氏勤練碑體的成果；在用

色方面，傳統中國畫以墨為主，較單調、概念化，而席氏則採西方色彩處理

方式，但為求以色調來烘托氣氛，不強調鮮明的對比色，使得畫面趨於柔和。 

在這大片山水中，紫色是畫面的主色調。古代認為藍代表男性，紅代表

女性，而介於藍、紅之間的淡紫色，則被用來形容同性戀。席氏晚期的水彩、

水墨畫，色調蒼鬱、飄渺的色韻氛圍，似乎把那永世追尋又盪人魂魄的同性

情愫，由慾昇華為靈，淒美、飄逸、神秘。10加之書法和水墨的重新體驗，

冶鍊出更加純淨的思路。書法的章法布局，使之有了充滿水氣、幽光的台灣

山水底蘊，在爐火純青的平塗技法、精準的點景線條及空靈的留白概念中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席德進，《台灣民間藝術》，頁80。 
9 席德進，〈我畫˙我想˙我說—用「現代眼」看花〉，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，

《席德進紀念全集Ⅱ油畫》，頁28。 
10 鄭惠美，〈心靈鏡像—把同性之愛嵌入畫框〉，《今藝術》132期，頁19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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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中國繪畫中悠遠的意境，寧靜致遠的理想，都在席氏的彩

筆下娓娓道來。「生命的動與畫面的靜，交織出席德進對藝術無限的熱愛與

無盡的追求。」11 

然而，就題材而言，中國畫家除了寫境外，還要造境。所謂造境，並非

閉門造車、憑空杜撰。而是待目中所見之景，在心中有所得，然後消化組合，

重現於毫端。12誠如前文林風眠所言：「我很少對著自然進行創作，只有在我

的學習中，收集材料中，對自然作如實描繪，去研究自然，理解自然。創作

時，我是憑收集的資料，憑記憶和技術經驗去作畫的。」13「觀照自然」卻

不一定要「面對自然」作畫。但是，席氏的山水以寫生為主，造境較少，因

而羅青認為：「如能在寫生之外，多多留心造境，那必會為中國山水畫開拓

出更豐富的未來。」14雖然席氏堅守寫生的作畫方式，但從晚期作品之取景，

可以看出席氏作品中，其實早已預設了一種中國畫的情境。因此，林明賢認

為，席氏「是將心中丘壑藉由實景來呈現，因此，席氏作品雖是寫生，但已

成形式畫的構圖，所以不論寫生或造境對席氏而言應無多大意義，他之所以

要寫生只是為了感受幻境與實境的結合而已。」15 

 

 

二、 席德進的人文關懷與鄉土情懷 

 

歌德說：「藝術家須遵守、研究、摹仿自然，其次應創造出畢肖自然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楚國仁，〈席德進˙畫價睡著了〉，《今藝術》132期，2003年9月，頁212。 
12 羅青，〈繁華落盡見真純〉，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席德進紀念全集Ⅰ水

彩畫》，頁14。 
13 邵大箴，〈他走在時代的前面—略談林風眠的藝術思想〉，《林風眠研究文集》Ⅱ，頁30。 
14 當席德進在病榻上看到羅青的〈繁華落盡見真純〉一文，其中提出席氏作品的幾個缺點，

如，羅青強調「寫境」之外還要「造境」，山水畫在構圖上除了「正中求奇」外，也應該

能「奇中求正」。看完此文，席氏並無不悅之情，也沒有其他表示。數日之後，羅青再次

赴醫院探望席氏，席氏以微弱的聲音對他說：「你那篇序裡提到奇正與造境，是有點道理

的。」見羅青，〈繁華落盡見真純〉，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席德進紀念

全集Ⅰ水彩畫》，頁13—14；羅青，〈一見面就罵我的人〉，《懷思席德進》，頁143。 
15 林明賢，〈席德進水彩畫風格初探〉，《台灣美術》49期，頁9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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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。」16「藝術家要用熱愛的心情摹仿自然，同時在這摹仿中跟隨自然。」

17他認為，藝術不但要服從自然，而且要超越自然，藝術並不是機械的摹仿，

而是基於自然的一種創造，是「對自然的最稱職的解釋者」。18藝術應當把自

己的美加到自然身上，使題材得到昇華，通過個別表現出一般。他說：「我

的作品決不僅是由於我個人的智慧，而是由于我周圍成千上萬的人和事，他

們給我提供了材料。」19 

對於自然的掌握以及學習，是許多藝術家畢生追尋的方向。在杭州藝專

時，林風眠經常提醒學生，要多向自然學習，因此，席德進養成了面對自然

作畫的習慣，他說：「若不是林風眠老師要我向大自然學，要我認識自然的

生命，我將永遠只是一個死的『新學院派』。」20離開學校，才是一個藝術家

探索自我藝術風格的開始。席氏自杭州藝專畢業不久便來到台灣，對於亞熱

帶的人文地景，充滿新鮮與好奇，努力嘗試用畫筆捕捉台灣的風土人文。五

○年代，他嘗試以西方現代藝術手法，描繪鄉村田野、街道市集，粗獷的筆

調、鮮豔的色彩，充滿了西方藝術大師的影子。 

李賢文曾說：「真正的文化人，往往超越國籍與地域的限制，以其愛心

來觀照他所居住的地方，並且奉獻其一生的心血於斯土斯民。」21席德進正

是這樣的一個例子。在歐洲，他發現了生命底層深刻的情感，風塵僕僕的回

來，奔走於窮鄉僻壤中，從民間廟宇、古屋、土俗文物中，尋找感動人心的

力量。在鄉下民房、古厝、古物中，他看到一個更廣大的中國，「一個無限

地在創造著的靈魂，生機旺盛，一個未為人所知的中國面貌，動徹肺腑。震

撼心魄。」22因此，他不僅在畫面上歌頌經歷風霜的鄉下老人，致力保存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《〈希臘神廟的門樓〉發刊詞》，載於朱光潛，《西方美學史》下卷，頁426；轉引自李醒

塵，《西方美學史教程》（台北：淑馨出版社，2000年2月初版二刷），頁318。 
17 《西方文論選》上卷，頁448；轉引自李醒塵，《西方美學史教程》，頁318。 
18 《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》，頁60；轉引自李醒塵，《西方美學史教程》，頁318。 
19 《歌德談話錄》，頁250；轉引自李醒塵，《西方美學史教程》，頁319—320。 
20 席德進，〈我學畫的故事〉，《幼獅文藝》193期，頁。 
21 李賢文，〈出版序—半個台灣人˙十足文化人〉，收入顏娟英，《風景心境—台灣近代美

術文獻導讀》（台北：雄獅圖書公司，2001年3月），頁3。 
22 席德進，〈我畫˙我想˙我說—多沒現代而又亙古的太陽〉，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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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中國的面貌，更盡己所能的蒐集、整理各項古文物，撰文頌揚，並用這些

民藝品裝飾畫室，將畫室與廚房之間，用撿拾回來的舊磚塊砌成了一個彎光

門及一個圓窗。其中，白牆及基腳的紅磚組合，是從客家建築中得來的靈感。

23鄭惠美認為： 

 

在昂然挺立於天地間的古屋老厝中，他似乎尋回一份尊嚴，一

份在現實生活中不復存在的昂然、真誠、活著的人性尊嚴，不

用委曲求全，不卑不亢的從容態度。他逸出主流的審美品味，

抉出廣大庶民的審美觀，形塑質樸、單純、有人味的鄉土美學。

他尋根鄉土，從台灣每個角落挖掘粗、醜、野、怪的民間藝品，

突顯出生命底層的躁動勃發，裸露原始感的生命力。24 

 

七○年代，台灣各界掀起一股回歸鄉土的風潮，美術界亦不例外。日據

時期，台灣美術在日籍畫家的教育下，奠定了從台灣「本土特色」出發的繪

畫風格，經歷了五、六○年代的現代藝術狂潮，這些畫家仍默默執著於鄉土

寫實題材的創作。而戰後來台的畫家則由於成長背景的關係，以融合中西繪

畫、開創現代中國畫為其藝術努力的方向。對席德進來說，不只要關注中西

繪畫的融合，也要擁抱台灣山水。他非土生土長於此，卻對斯土斯民產生濃

郁的情感。他不止在畫作中歌頌斯土斯民，更以實際行動表達對這片土地的

關懷。他投入全部的心血於此，平凡無奇的人物、民藝品或山水，在他的筆

下都變得不平凡。他說：「敞開你的心靈，去承受眼前的平凡。從平凡中，

發現神奇。重新去看一朵雲、一片草地、一幅遠山，用自己的氣質去解釋它。」

25的確，席氏用自己的氣質去詮釋台灣的山水風光，將千變萬化的大自然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員會編，《席德進紀念全集Ⅱ油畫》，頁29。 

23 李乾朗，〈席德進的古建築世界〉，《雄獅美術》127期，頁38。 
24 鄭惠美，〈心靈鏡像—把同性之愛嵌入畫框〉，《今藝術》132期，頁193。 
25 席德進，〈我畫˙我想˙我說—去承受眼前的平凡〉，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，

《席德進紀念全集Ⅱ油畫》，頁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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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微妙的色彩呈現，使台灣山水以特出的風貌展現出來。 

席德進的山水，不只有別於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籍畫家，也不同於七○年

代國際上盛行的鄉土寫實畫風，以描繪斷垣殘壁表達對鄉土的懷思。在席氏

的山水中，表現出來的是對中國的情懷，他以台灣的山川為表，以中國畫的

精神為裡，運用水墨及水彩的技法，營造出中國山水畫意境的水彩畫。 

 

 

三、 席德進與近代台灣藝術的發展 

 

綜觀席德進四十年來的繪畫歷程，可說是一部中國當代繪畫史的縮影。

他在抗戰聲中學習實用美術，在杭州藝專鑽研西畫；來台後，毫無保留的接

收西方現代藝術潮流的衝擊，力求「與國際接軌」，然而此時畫壇的另一波

潮流，是以中原畫家為主的傳統水墨畫，這是當局所認可，且大力提倡的藝

術主流，因此，源自西方的現代抽象藝術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，而席氏更試

圖將二者合而為一；遊歷歐美時，他開始認真思索回歸中國、融合中西繪畫。 

1966年選擇再次回到台灣，一方面因為本身的自覺、自省而投入鄉間林

野；一方面因為普普藝術的影響，開始關注生活週遭的人、事、物；另一方

面也是因為台灣當局推動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」，以因應對岸的「文化大革

命」，力求保存中國文化而重新審視台灣鄉村，從中尋找古老中國的影子；

七○年代，在國內外時局的影響下，「回歸鄉土」成為官方和民間共同努力

的方向，雖然背後的訴求不同，但是關懷鄉土的心是一致的。 

由於上述內、外在條件，和林風眠的影響，席德進投入後半生於民間藝

術研究。然而，席氏所追求的是一種普遍的、通俗性的美感，不同於傳統中

國藝術所追求的文人式美感。因此，他開始反思中國傳統民間藝術，對日益

散失的台灣民間藝術由崇敬而收集，對台灣廟宇、建築、門窗、簷瓦、戲劇、

宗教、民俗、古老用品和陶罐等一一整理、拍照、著畫，以致收藏、演講。

席氏對民間藝術的關注，引發了國人對祖先的鄉土、文物、工藝、美術價值

與意義的發掘評估，使美術界人士在唐、宋豐碩成果之外，重新專注考察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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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間藝術之美感。26 

另一方面，由於七○年代社會型態轉變，從農村邁入了城市社會，造成

許多傳統建築的破壞，因此，席氏以古建築為題材的作品，實隱含了社會反

思作用。他不但繪製了大量的古屋、古廟、老人和花鳥等作品，也不斷撰文

呼籲國人重視傳統文物資產的價值，並在古蹟保存和拆遷會議上極力爭取，

喚起國人對古文物的重視與珍惜，引起了一股保存鄉土文化的熱潮，直至今

日不減。而其敏銳、細膩的觀察能力與角度，更深深影響了建築界人士觀照

古屋的視點。晚年，由於個人心境轉折和復興中國固有文化的政策導向，席

氏的藝術創作傾向韻染朦朧之美的畫面營造，在花卉、建築和山景的作品

中，表現了「傳統與本土合一」。27 

此外，他也不斷思索、企圖為現代中國畫開創一條新的道路，他說：「以

我們今天的環境，我們的藝術不在外國人的眼中（這不關緊要）。但是我有

『為我們八億中國人而畫』的義務與責任（注意：八億人佔世界人口五分之

一強。）」28在七○年代尊重傳統、回歸鄉土的風潮中，他期勉國人：「我們

回顧傳統，很容易拜倒於偉大的過去裡，而沉迷。由於你讚美她，歌頌她，

妳就自然的五體投地的投降了。多少人就因此深陷在傳統裡，難以自拔。當

心！尊重傳統，不是把她當成溫床，因循苟安，而失去前瞻的意志力。」29 

因此，他時常反問自己：「我的畫像八大、石濤嗎？像齊白石、畢卡索

嗎？」30他覺得如果太像「傳統國畫」的話，則太過老套，一定避免它，改

革它。但是，民國以來，中國畫家均以融合現代與傳統、開創新的繪畫風貌

為職志，席氏在這股潮流引導下，雖有意創新，仍無法跳脫歷史傳統的洪流，

而承襲時代的風潮。就藝術創作而言，席氏與其師林風眠有諸多相似之處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 李焜培，〈藝術即生命的席德進〉，《藝術家》23卷3期，1986年8月，頁158。 
27 林明賢，〈席德進水彩畫風格初探〉，《台灣美術》49期，頁94。 
28 席德進，〈我畫˙我想˙我說—觸及那永恆的春天〉，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，

《席德進紀念全集Ⅱ油畫》，頁27。 
29 席德進，〈我畫˙我想˙我說—創新的意志從初學起就要培養〉，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

輯委員會編，《席德進紀念全集Ⅱ油畫》，頁33。 
30 同前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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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非如他所言：「幸好我與老師在卅年中互不熟悉各人的努力，才沒有依賴

老師，而能自在的發展自我之路。」31藝術思想的發展與演變，也與其他早

期中國傳統水墨畫家雷同。 

在近代台灣美術的發展方面，從日據時期以來，直到七○年代末期，並

無一個明顯的畫派，或一種風格引領台灣畫壇，只有老師的畫法影響學生。

而七○年代的鄉土寫實，也是借鄉土題材展現高超的繪畫技法而已，來得快

去得也快。在近代台灣美術發展的洪流裡，席德進的藝術，在水彩畫風格方

面，打破了傳統水彩畫的表現形式，雖未形成風潮，卻為水彩畫的創新，提

供一個另類思考的空間。在中西繪畫的融合上，席氏的努力是被肯定的，不

過，其繪畫理念仍無法跳脫傳統水墨領域與中西繪畫融合的窠臼。所以，嚴

格說來，席氏的繪畫風格並未對台灣畫壇造成太大的影響，但是，其強烈的

鄉土情懷及對古蹟文物的保存與維護，在七○年代台灣藝術史上自有其重要

地位。 

 

以上，我們試圖從席德進美學觀形成的過程、藝術創作之摶成、在七○

年代鄉土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及其與其師和同期藝術家之互動等四個層

面，探討席氏的藝術生命。雖獲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，不過，本文可能還有

許多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，諸如對民國初年以來的中國及台灣藝術環境之探

討、對七○年代各層面鄉土運動的深入研究、對日據時代培養成的第一代台

籍畫家更深入且完整的研究，以期深入比較席氏與台籍畫家觀照台灣的視點

差異，如此才能對席德進的藝術生命有更全面與客觀的定位。此外，本文只

是以一種觀看和評述的角度，呈現席氏的藝術生命及其內在本質，並無意否

定他的藝術成就，或是在其他領域的表現，只是試圖將他推動現代中國畫的

用心，落實在歷史的脈絡上，藉以重建歷史的真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席德進，《改革中國畫的先驅者—林風眠畫集》，頁8—9。 


